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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0 年是埃以建交 40 周年，但是围绕埃以和平问题的争议

远未结束。本文吸收阿拉伯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近年来解密和公布的美

国档案，参考埃以和平谈判过程中埃及谈判人员的回忆录，借鉴建构主义

流派的分析工具，从身份与国家利益重构的角度切入，重新研究曾经引起

轩然大波、至今仍然争执不休的埃以和平问题。本文尝试回答埃及总统安

瓦尔·萨达特是否牺牲了巴勒斯坦人民事业这个重大问题，解析萨达特在

埃以和平谈判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遭遇 “滑铁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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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适逢埃及和以色列建交 40 周年，但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冷淡疏

离，并未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40 年前埃以媾和激起的激烈争论，埃、以

之间或埃、以、美三方之间当年在外交上的博弈，抑或埃及和阿拉伯世界

学界对埃以和平的争辩，甚至当年参与埃以和平谈判而依然健在的当事人

至今仍存在的分歧，这在国际关系史上都相当罕见。学界的过往研究，深

受政治分歧的影响，人们对于埃以和平的关键问题，比如，安瓦尔·萨达

特总统究竟是否不惜造成阿拉伯世界分裂，依然坚持与以色列媾和; 萨达

特政权是否急于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被迫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

依然见仁见智，各执一词。近年来，埃及和美国为纪念 《戴维营协议》或
《埃以和平条约》的签署，举行学术研讨会，发表相关文章或重新出版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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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2008 年、2013 年和 2018 年美国公开出版关于埃以和平的档案，① 为学

者深入研究、重新认识埃以和平问题提供了便利。本文拟在学界过往研究

的基础上，运用这些档案资料和新近出版或增订出版的埃及当事人回忆录，

借鉴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重新研究埃以和平问题，竭力

回答萨达特是否为了收回西奈半岛而 “牺牲”巴勒斯坦这个重大问题，并

阐释萨达特何以在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上败走麦城。或许，这对于我们认

识当下的巴以和平困境有所助益。

一 结构—身份—利益—结构

政治，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以利益为核心的博弈进程。

作为建构主义流派中比较温和的派别，亚历山大·温特提出“弱势物质主义”

概念，调和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构建整体主义 /理念主义的国际政治之社会

理论体系。在存在与意识这样的本体论议题上，温特并没有滑向唯心论的深

渊，他认为单纯的物质力量对于国际政治具有独立的作用: “1. 行为体 ( 主

要指国家———引者注) 物质力量的分配影响到某些结果产生的可能性。军

事上弱小的国家一般不能征服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却能够征服弱小的

国家。军事力量对比的势均力敌可以使征服变得困难……2. 物质力量的
‘组成’，特别是物质力量包含的技术特征，也具有同样的制约行为体行为

和促成行为体行为的功能……3. 还有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建构主义不

应该是假定‘自然好像没有作用’的理论。”②

虽然承认权力的作用，建构主义亦重视观念的作用，提出 “观念无所

不在，利益建构权力”。温特所谓的观念，是共有观念，也就是文化。建构

主义同意观念可以起到因果作用，观念与物质性因素并列为行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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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Ｒ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77 － 1980，Volume VIII，Arab-Israeli Dispute，January
1977 － August 1978，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3; Foreign Ｒ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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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the first edition，2014，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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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8.
〔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
110 ～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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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 “观念不仅是指导行动的路线图，观念还具
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① 由此，

建构主义流派分析国际关系的逻辑链条一目了然: 观念 ( 文化或结构) →
身份→利益→行为→观念 ( 或结构) 。

建构主义强调结构与施动者 ( 主要指国家———引者注) 之间的互动，

认为施动者与结构相互建构，同时产生，相互依存，主体客体互为主客体，

结构和施动者没有本体上的先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结构，因此施
动者造就结构，结构也建构施动者。古典现实主义视为先验存在的国际社
会无政府状态，在温特看来无非是施动者即国家互动造成的。国家之间的互
动，既可以造就霍布斯文化，又可以造就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正是在互动
过程之中，结构 ( 国际社会) 建构国家的身份，因为角色身份依赖于文化，

只能存在于与他者 ( 其他国家) 的关系之中。身份，就是要解决 “我是谁”

或者“我是什么”的问题，是相对于他者的问题。没有他者，就不存在身份
问题。比如，阿以冲突越是激烈，阿拉伯国家就越是团结，阿拉伯身份就越
是突出。与此同时，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
了动机力量; 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温特把利益分为客观利益和
主观利益，主观利益相当于“偏好”或“意愿”。温特所谓的国家利益，指国
家—社会复合体的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 ( 发展
利益) 和集体自尊。然而，“这些利益真正的意义在于它们驱使国家认知它
们，解读它们的含义，并依此决定应该怎样定义主观安全利益”。②

的确，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极为重要。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埃及总统萨
达特对埃及的身份和国家利益的认知与重构，既是埃以和平的动因，也是

阿拉伯世界认为萨达特 “牺牲”阿拉伯利益的关键。

二 萨达特: 埃及身份与国家利益的重构

( 一) “埃及第一”

当代中东格局 ( 结构) 是在西方肢解奥斯曼帝国，对横跨西亚北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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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分而治之，中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逐渐独立，以及以色列

建国的过程中建构而成的。西方的殖民侵略与经济渗透和 1948 年以色列横

空出世，加强了阿拉伯人的身份意识与集体认同。埃及历史悠久，但是并

非阿拉伯核心国家，20 世纪初期，埃及并没有强烈的阿拉伯意识，许多埃

及大文豪，比如塔哈·侯赛因以法老时期辉煌的埃及文明而自豪，把埃及

文明归属到地中海文明。与此同时，阿拉伯核心地域的统治者，也不把埃

及视为阿拉伯国家。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 1936 ～ 1939 年巴勒斯坦阿

拉伯人大起义，激发了埃及的阿拉伯身份意识，在筹备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

的过程中，埃及与沙特阿拉伯协调，与伊拉克和外约旦博弈，挫败了伊拉克

的“肥沃新月地带”联邦计划和外约旦的“大叙利亚计划”。1945 年 3 月 22

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总部设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成为阿盟的领头羊。

阿盟的成立，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 1956 年、1967 年发生的阿以战争，

加强了阿拉伯人的集体身份意识，促进了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发展。

埃及作为当时综合国力最强的阿拉伯国家，从阿盟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

代末，在阿盟占据主导地位。1956 年 7 月，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

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随后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以弱敌强、奋勇抗击

英、法、以三国入侵，推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纳赛尔成为阿拉

伯世界的英雄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风云人物。总之，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头

号大国，埃及的阿拉伯身份在纳赛尔时期空前加强。然而，1967 年，埃及

在六日战争中遭到惨败，以色列占领整个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成为烽火

连天的战场，以色列空军随意轰炸开罗和埃及腹地，纳赛尔政权的合法性

遭到质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纳赛尔不得不对埃及的阿拉伯优先外交战

略进行调整，把收复西奈半岛、恢复国家的领土完整作为第一要务。把埃

及的国家核心利益放在第一位，埃及的阿拉伯身份逐渐淡化，埃及利益优

先是纳赛尔执政晚期的抉择。纳赛尔痛苦地认识到，为了收复西奈半岛，恢

复国家统一，埃及在外交上必须转向美国。1970年春，他对萨达特说: “安瓦

尔，请你注意，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现在全部的牌都操在美国手中。我们

同美国进行对话、使美国介入的时机已经到了。”①

002

① 〔埃及〕安瓦尔·萨达特: 《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李占经、施光亨、王贵发译，
商务印书馆，1980，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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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特主政埃及，否定纳赛尔式社会主义，彻底抛弃阿拉伯统一事业。

他把埃及的国家核心利益———收复西奈半岛 ( 国家领土与主权利益) 和实

现发展繁荣 ( 发展利益) 放在第一位，在埃及和阿拉伯之间毫不犹豫地选

择“埃及第一”。埃及的一些知识精英，如陶菲格·哈基姆和纳吉布·马哈

福兹，参与了萨达特对埃及的 ( 埃及) 国家身份建构。他们认为埃及是欧

洲文明的一部分，文明上属于西方。他们认为在世界政治特别是在阿以冲突

中埃及只能保持中立，聚焦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如一切文明民族那样。“这些

主张在萨达特及其同党的 ( 和平) 倡议中找到了共鸣，得到当局的全面支

持。”从 1977年 11月 19 日萨达特访问以色列或更早些时候，直到 1982 年年

中，埃及思想界和舆论界呼吁埃及拒绝“阿拉伯世界”的声音占上风。① 解构

埃及的阿拉伯身份，建构埃及身份最直白的表述来自亲官方的 《鲁兹·优

素福》杂志主笔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他在 1977 年 11 月 26 日的 《共

和国报》上发表《阿拉伯拒绝国家阵线》，以反问的方式尖锐地 “公开呐喊
‘埃及第一’”。自从埃及领导阿拉伯民族运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埃及人

民第一次对自己提出了这些窘迫的问题: 埃及人民是阿拉伯人民 ( 复数)

抑或只是埃及人民? 如果是埃及人民，为什么承担作为阿拉伯人民的责任?

如果作为阿拉伯人民承担责任，为什么其他阿拉伯人民不承认运动的阿拉

伯性? 如果阿拉伯人民不承认运动的阿拉伯性，为什么不承认运动的埃及

性、不接受 ( 埃及) 单独解决方案?②

( 二) 萨达特重构埃及国家利益

从阿拉伯世界旗手转向 “埃及第一”，萨达特建构的埃及国家核心利益

当然包括以“开放政策”为主的发展利益，但是发展利益不在本文论题之

内。在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方面，萨达特建构的国家利益主要涉及两个方

面: ( 1) 建立和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与全面伙伴关系，达到获得美国经济、

政治和军事资源和推进埃及发展与实现埃以和平的双重目标; ( 2) 以战逼和，

102

①

②

〔埃及〕侯赛因·赛义德·侯赛因: 《1979 年埃以和平条约及其对埃及地区角色的影响》，
《历史研究杂志》 ( 阿文版) 2013 年第 117 ～ 118 期合刊，第 456 ～ 457 页。
〔埃及〕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阿拉伯拒绝国家阵线》，《共和国报》1977 年 11 月 26
日号，转引自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萨达特时期的埃及》 ( 阿文版) 第 2 卷，开罗:
马德布利书社，1989，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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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埃以之间“不战不和”的僵局，迫使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出牌”，施压以

色列以便收复西奈半岛，恢复埃及领土完整。至于巴勒斯坦问题，在萨达特

看来，是应该尽量争取但可以最终放弃的外交利益 ( 非核心利益) 。

无论对于纳赛尔还是萨达特而言，收回西奈半岛都是夜不能寐的头等

大事。萨达特与叙利亚密切协作，1973 年 10 月 6 日出人意料地发动十月战

争，只为收复西奈半岛。但是，萨达特从来没有幻想通过战争从以色列手

中夺回西奈半岛，而是通过战场上的实力展示，迫使以色列和美国坐下来

谈判。因此，十月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萨达特就给亨利·基辛格写信，表示

埃及“不想在埃及阵线扩大 ( 作战) 范围或加强当前的军事行动”。穆罕默

德·侯斯尼·海卡尔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指出，这封信是在

阿拉伯胜利的高潮时发出的，方式不当，不符合当时阿拉伯人在战场上的

胜利形势。① 萨达特这种不合常理的举动，遭到时任埃军总参谋长萨阿德丁·

沙兹利将军的猛烈批评。② 对萨达特这个“诡异”举动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

萨达特把收复西奈半岛视为重大使命，以至于不顾战术或策略，不按常规套

路出牌，过早地向美国示好，通过美国向以色列传递信息。时任埃及外交国

务部长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 －加利的回忆，证明西奈问题触及萨达特内

心深处的情感。加利回忆，1979 年 9 月 23 日，萨达特把他召到伊斯梅利亚

俯瞰苏伊士运河的休养所。加利对萨达特说，他担心埃及在外交上越来越

孤立。萨达特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打断了加利: “我想让你移一移你的

椅子。”加利没明白萨达特的意思，于是萨达特重复了一次: “布特罗斯，

我想让你把你的椅子挪一下，这样你就能看到苏伊士运河的东岸了。”加利

动情地写道: “苏伊士运河东岸西奈这片光荣的沙漠映入了我的眼帘。在我

的面前，是环绕着总统休养所的绿树和花园，运河的水在太阳的映照下波

光粼粼，远处是黄色的沙漠。”③

如果说西奈半岛是萨达特绝对不能舍弃的国家核心利益，那么巴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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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埃及〕穆罕默德·侯斯尼·海卡尔: 《1973 年十月战争与政治》 ( 阿文版) ，1993，第 582
页，转引自〔埃及〕侯赛因·赛义德·侯赛因: 《1979 年埃以和平条约及其对埃及地区角
色的影响》，《历史研究杂志》 ( 阿文版) 2013 年第 117 ～ 118 期合刊，第 453 页。
〔埃及〕萨阿德丁·沙兹利: 《十月战争: 萨阿德丁·沙兹利将军回忆录》 ( 阿文版) ，开
罗: 观点出版发行社，2011，第 x页。
〔埃及〕布特罗斯·布特罗斯 －加利: 《埃及通向耶路撒冷之路: 一位外交家为争取中东和
平不懈努力的历程》，张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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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问题则是附属于埃及国家利益的外交利益。根据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

和埃以和平谈判结果，研究人员事后可以做出判断，萨达特并非故意抛弃

巴勒斯坦。萨达特希望在埃及收回西奈半岛的同时，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

合法权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正是在他的坚持下，1978 年 1 月 4 日，他

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达成了“阿斯旺模式”: 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巴

勒斯坦人民有参与决定自己未来 ( 命运) 的合法权利; 撤除以色列建立的

定居点，并且使用“殖民地”这个术语指称以色列定居点。①

三 贝京: 以色列国家利益的重构

1948 年 5 月 14 日，犹太人成功建立以色列国。虽然 1947 年 11 月 29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 181 号决议，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

提供了国际法依据，然而当时阿拉伯人认为，这是西方帝国主义插在阿拉

伯人胸膛的一把尖刀，决心“把犹太人赶到地中海喂鲨鱼”。以色列宣布建

国次日，埃及、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就派军队围攻以色列。

以色列经受住了 “独立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占领了第 181 号决议分给巴

勒斯坦 ( 阿拉伯) 人的约 6000 平方公里的领土，实际控制面积达 20850 平

方公里。但是，1956 年 6 月英军从埃及撤退，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缺乏军事

缓冲，以色列直接面对埃及强大的军事力量，于是以色列先发制人，与法

国和英国一起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再次先发制

人地发动六日战争，从约旦手中夺占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从埃

及手中抢占加沙地带，并占领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西奈半岛，以

色列实际控制面积达 81600 平方公里。这场空前的胜利，助长了以色列人建

立“大以色列”野心。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派，主张不惜一切代

价占有这些新获得的领土，工党也主张以色列控制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大部

分、加沙地带和埃及西奈半岛的亚喀巴湾沿岸地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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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穆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 《在戴维营协议中失去的和平: 埃及前外交部部长穆
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回忆录》 ( 阿文版) ，开罗: 金字塔报译文与发行中心，2003，第
380 ～381页。
Dan Tschirgi，The American Search for Mideast Peace，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in
Cairo Press，1991，pp. 30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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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控制土地超过第 181 号决议分给犹太国领土面积的 5 倍的
“大以色列”，并不能保障以色列的安全。1973 年，十月战争浇灭了多数以色

列人一度沉迷的“安全幻想”，埃及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苏伊士运

河，粉碎“巴列夫防线”，迫使以色列领导人重新思考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

身份问题、以色列国家核心利益和阿以冲突问题。实际上，虽然在历次阿以

战争中，以色列均获得军事胜利，甚至在十月战争中也是先败后胜 ( 当然

埃及官方特别是萨达特总统宣传埃及大获全胜) ，但萨达特成功地先发制人

发动十月战争证明: 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政治问题; 以色列的军事胜利不能

长期取代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身份问题; 没有埃以和平，以色列就没有

安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间偏右的利库德集团在 1977 年以色列大选中获

胜，梅赫纳姆·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并重新建构以色列国家利益。

第一，以埃以和平为突破口，逐渐在阿拉伯世界完成以色列的身份建

构。尽管以色列“居危思危”，发展迅猛，军力强大，而且长期得到美国的

坚定支持，但处于阿拉伯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更重要的是，军事胜利具

有虚幻性和不可持续性，必须以政治方式逐步解决以色列的身份问题。这

是以色列从埃以和平中获得的最大收益。埃及学者安瓦尔·阿卜杜·马立

克评论道: “( 1979 年) 3 月 26 日签署的和平条约，用两个资深的自由派犹

太复国主义运动大思想家的话就是，其超乎一切之上的意义在于，代表以

色列的第二次建国和‘阿拉伯拒绝’ ( 以色列) 的终结。”①

第二，与埃及实现单独和平，不仅在阿拉伯世界孤立埃及，而且通过

埃以关系正常化从国际法和地区政治层面，捍卫以色列的生存、主权和安

全。埃及是最大和军力最强的阿拉伯国家，埃以建交对于以色列具有非同

凡响的重大意义。达扬形象地指出: “未来取决于埃及。如果你从车上卸掉

一只轮子，它就不会开。如果埃及在 ( 阿以) 冲突之外，就不会有战争。”②

以色列希望通过把西奈半岛 ( 的大部分土地) 归还埃及，换取西奈半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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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埃及〕安瓦尔·阿卜杜·马立克: 《埃及的掩蔽与对未来的展望》，《阿拉伯未来》1980
年第 18 期，转引自〔埃及〕侯赛因·赛义德·侯赛因《1979 年埃以和平条约及其对埃及
地区角色的影响》，《历史研究杂志》 ( 阿文版) 2013 年第 117 ～ 118 期合刊，第 486 页。
〔美〕威廉·匡特: 《中东和平进程: 1967 年以来的美国外交和阿以冲突》，饶淑莹、郭素
琴、夏慧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 191 ～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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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限制安排，从而在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有效保障以色列南翼的安全。一

旦埃及退出阿以冲突，以色列就无生存之忧。有阿拉伯学者指出，1982 年

以色列可以肆无忌惮地大举入侵黎巴嫩，是埃以和平条约在中东造成的最

重要和最危险的崩盘之一，因为以色列认为黎巴嫩是与其对抗的阿拉伯各

方中最薄弱的环节。①

第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贝京抛出巴勒斯坦人 “自治”方案，解

构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建国权; 以色列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 通过定居点建设 “蚕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解构第 181 号决议

规定的 ( 巴勒斯坦地区) 阿拉伯国。虽然贝京在谈判中表面上做出 “让

步”，搁置巴勒斯坦“主权争端”，实际上坚定不移地控制和蚕食巴勒斯坦。

1978 年 1 月 20 日，贝京在耶路撒冷会见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时强调，

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拥有主权，巴勒斯坦 5 年过渡期内将保持但

不行使这种主权，“‘在我的有生之年’以色列将不放弃 ( 对约旦河西岸和

加沙的主权) 权利”。1978 年 3 月 21 日，达扬外长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

米·卡特会谈时说: “我们不想说我们将从约旦河 ( 岸) 、从 ( 约旦河岸)

山脉或从其天空中撤退军队，我们将不撤军以便控制那片土地。”② 卡特总

统也在会谈中指出: “在我看来，和平的障碍，与埃及订立和平条约的障

碍，是以色列决定保持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政治控制，不单是现在，

而且甚至在 5 年 ( 过渡期) 之后永久保持。”③ 舒布利·泰勒哈米推论，以

色列在 1956 年和 1967 年两次战争中均占领西奈半岛，目标却指向巴勒斯

坦，因为如果埃及与以色列谈判，可能为了收复西奈半岛而软化在巴勒斯

坦土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④

虽然贝京清晰地建构了以色列在埃以和平进程中的国家利益，然而以

色列必须“吐出已经吞到肚子里的肉”，归还以血的代价从埃及手中侵占的

西奈半岛，因此在谈判中极为强硬。埃以双方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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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埃及〕侯赛因·赛义德·侯赛因: 《1979 年埃以和平条约及其对埃及地区角色的影响》，
《历史研究杂志》 ( 阿文版) 2013 年第 117 ～ 118 期合刊，第 490 页。
FＲUS，1977 － 1980，Arab-Israeli Dispute，Volume VIII，January 1977 － August 1978，p. 966，
1077.
FＲUS，1977 － 1980，Arab-Israeli Dispute，Volume VIII，January 1977 － August 1978，p. 1079.
〔埃及〕哈妮·阿斯勒: 《戴维营协议 40 年: 幕后、影响与承认 ( 错误) ，为什么埃及没有
要求更多?》，《金字塔报》 ( 阿文版) 2018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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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进程多次出现陷于夭折的险境。

四 迎面相撞: 埃以和平进程中的利益之争

对于贝京政府而言，以色列在埃以和平中的主要利益有二: 一是通过

归还西奈半岛，换取以色列国身份在阿拉伯世界取得突破，埃以关系实现

全面正常化; 二是“以西奈之归还埃及换取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的实际控制权”，并通过定居点建设蚕食巴勒斯坦。以色列野心之大，思

虑之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埃以和谈注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苦战。

( 一) 贝京的 “消耗战”: 咬住西奈半岛不松口

贝京政府确实没有幻想在继续占领西奈半岛的同时实现埃以单独和平，

但是妄图在西奈半岛留下战略据点，因而在断断续续的埃以谈判中，以色

列在西奈半岛定居点问题上态度异常强硬。在比拼耐力的 “消耗战”中，

除了限制埃及在西奈半岛的军力外，迫使埃及在西奈半岛机场与石油问题

上做出让步。在 1978 年 9 月 5 日至 17 日在戴维营举行的埃及、以色列和美

国三边峰会期间，以色列坚持: “在西奈半岛东北和东南的定居点和机场，

仍将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当卡特总统说，萨达特绝不会在西奈半岛的以

色列定居点和机场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色列应当从西奈半岛撤出定居点和机

场时，贝京毫不松口: “我们绝不解散定居点，不复垦，不清除定居点。”①

以色列外长摩西·达扬 1978 年 9 月 14 日对萨达特说: “以色列无论如何都

不能够从西奈半岛撤出定居点和机场，问题不在于想通过保留定居点扩张

( 以色列) 领土，而是关系到以色列的安全，因为这些定居点构成以色列的

国防安全带，( 西奈半岛的定居点) 是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和建设的。”② 由于

萨达特态度异常强硬，为了挽救戴维营峰会，贝京在戴维营峰会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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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埃及〕穆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 《在戴维营协议中失去的和平: 埃及前外交部部长穆
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回忆录》 ( 阿文版) ，开罗: 金字塔报译文与发行中心，2003，第
46、450页。
〔埃及〕穆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 《在戴维营协议中失去的和平: 埃及前外交部部长穆
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回忆录》 ( 阿文版) ，开罗: 金字塔报译文与发行中心，2003，第
474 ～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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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妥协，即他个人不承诺撤出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定居点，这个问题提

交以色列议会投票表决。

围绕西奈半岛机场和石油问题，埃以之间又是一场苦战。以色列曾幻

想保留在西奈建设的阿里什、拉法、纳克卜角和沙姆沙伊赫 4 座机场，理所

当然地遭到埃及严词拒绝。埃及虽然收回了机场，但是埃及只能作为民用

机场使用，以色列没有在西奈半岛留下军事据点，这些机场也没有如以色

列曾经期望的那样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期间，不仅

阻止埃及公司和与埃及合作的跨国公司在埃及的领海苏伊士湾和埃及领土

西奈半岛开采石油，而且在西奈地区大量开采的石油运回以色列。埃及不

仅没有从以色列得到任何以色列开采埃及石油的赔偿，反而逼迫埃及承诺

以国际油价向以色列长期供应石油。以色列还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美

国保障以色列获得 15 年稳定的石油供应。

西奈半岛“非武装化”，从军事上有效保障以色列南翼的战略安全。埃

以和约及其附件的条款，极大地限制了埃及在西奈半岛的兵力部署。在西

奈半岛西部的 A 区，埃及只能驻扎一个机械化步兵师，总兵力不超过 2. 2

万人; 在西奈半岛中部的 B 区，埃及只能驻扎配备轻武器的 4 个营的边防

军; 在埃以边境附近的 C 区，只派驻联合国部队和民事警察。埃及允许以

色列人免除事先签证进入 C 区，即西奈半岛上沙姆沙伊赫—宰海卜—努韦

巴—塔巴—圣卡特琳山以东，① 直至埃以边界线，这也被一些埃及的反对者

视为侵蚀埃及主权。

( 二) “约旦河西岸 ( 和加沙地带) 之争”: 贝京 “舍名求实”

萨达特之所以 1981 年 10 月 6 日在阅兵台上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枪杀，

主要是包括埃及人民在内的阿拉伯世界普遍推测并且渲染，他在埃以谈判

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坚守底线，“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大业。在

联合国第 181 号决议分配给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的主权问题上，贝京政府在谈

判中进退自如，达到了谈判目标，即搁置子虚乌有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主权争端，达到实际控制巴勒斯坦土地的目的。贝京强势坚持以色列对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主权。1977 年 12 月 16 日，贝京在与卡特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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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及〕里亚德·哈桑·曼拉姆: 《重新解读戴维营协议》，《埃及文明》2015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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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调: “我们的确对朱迪亚、撒玛利亚 ( 贝京坚持把西岸称为 “朱迪亚和

撒玛利亚”) 和加沙地带拥有主权。”1977 年 12 月 25 日，贝京在伊斯梅利

亚与埃及方面会谈时，一方面坚持以色列对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

的主权; 另一方面又做出让步的姿态。贝京对萨达特说: “总统先生，我绝

不要求您签署授予我们或许您认为是阿拉伯土地的协议，因此我建议我们

达成一致，把主权问题放在一边，暂时不讨论，既不是以色列的，也不是

其他人的……我们从此转入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可以废除军事统治，由

以色列当局负责安全事务和公共秩序。首先，巴勒斯人在 ( 遭受) 几百年

的专横统治之后，他们将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行政自治。其次，这将为巴

勒斯坦犹太人口带来安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有权选择约旦国籍或以

色列国籍，以色列人有权购买和拥有这些土地，阿拉伯人同样享有选择以

色列国籍的权利。”① 贝京所谓的 (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主权

上的“让步”，无非虚晃一枪。谋求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则毫

不让步。他不满足于 《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的文字游戏，决心通过犹

太定居点建设改变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口结构和地理特征，实现被

占领土的犹太化，绝不对阿拉伯人做任何让步，拒绝从约旦河西岸撤退。②

为了实现蚕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国家核心利益，贝京政

府不惜与美国卡特政府直接冲突。在戴维营协议签署的前一天，1978 年 9

月 16 日夜晚，美国和以色列代表团就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点建设问

题艰难地进行磋商。根据参加会谈的卡特总统和美国国务卿万斯的措辞，

以色列在这次会谈中承诺，冻结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定居点建设，将

一直持续到 ( 拟议中的巴勒斯坦自治) 谈判全部结束，“未来的以色列定居

点问题，将由谈判各方协议解决”。然而，1978 年 9 月 25 日，贝京在以色列

议会发表演说: “至于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我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我答应过卡特总统，在为 ( 埃以) 和平条约签署而举行的谈判期间……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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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埃及〕穆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 《在戴维营协议中失去的和平: 埃及前外交部部长穆
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回忆录》 ( 阿文版) ，开罗: 金字塔报译文与发行中心，2003，第
41 ～42页。
〔埃及〕萨勒玛·阿德南·穆罕默德、萨璠·阿卜杜·瓦海卜·穆巴拉克、薇黛德·赫忒
尔·侯斯尼 ( 巴士拉大学阿拉伯湾研究中心) : 《戴维营协议、埃以和约与阿拉伯湾国家之
立场 ( 1975—1982 年) 》，《穆斯塔尼绥尔大学学报 ( 阿拉伯与国际研究版) 》 ( 阿文版) ，
2012 年第 37 期，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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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 3 个月期间，我们将不再建设新的定居点。”① 卡特总统对于贝京在冻

结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点问题上的 “出尔反尔”，异常愤怒。②

五 “牺牲”巴勒斯坦抑或建构的失败?

( 一) 萨达特是否 “牺牲”巴勒斯坦?

埃以和平之所以在埃及国内和阿拉伯世界激起强烈反对声，这场政治

争执在萨达特被枪击身亡后持续时间之长，对埃及国内政治和中东格局影

响之深远，实属罕见。因此，有必要根据文献档案和事物发展进程，重新

进行探讨，尝试回答这个重大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萨达特作为久经沙场的军人政治家，深谙巴勒斯

坦问题在阿以冲突中的核心地位和复杂性、敏感性。他的确希望在埃及收

复西奈半岛的过程中，开创通过与以色列举行和平谈判，解决阿以冲突的

新模式。他深知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冲突就会无解，以色列在阿拉

伯世界的身份问题无解。因此，他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历史性耶路撒冷之行

中，③ 字字珠玑地对以色列议会说: “我十分坦率地对你们说，没有巴勒斯

坦人，和平就不可能实现。无视这一问题，或者把它抛在一边，是一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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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FＲUS，1977 － 1980，Arab-Israeli Dispute，Volume IX，August 1978 － December 1980，Second
and Ｒevised Edition，p. 253.
沙特阿拉伯《中东报》 ( 阿文版) 2018 年 6月 2日号在题为“卡特要求阿拉伯领袖协助萨达
特与贝京谈判成功”报道中评论道: “美国总统 ( 卡特) 坚信，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
的确同意了美国人在戴维营的措辞，即冻结定居点与 3 个月的西奈问题谈判期没有关系，在
此基础上，美国总统向萨达特转达了以色列总理的立场，因此萨达特同意签署 ( 戴维营)

协议。这 ( 贝京在以色列议会公开否认 1978 年 9 月 16 日深夜与美国就冻结西岸和加沙地
带定居点建设达成的共识) 让美国总统陷于极度的窘境之中，美国大使提出，以色列的这

种错误解释将在华盛顿造成大麻烦。摩西·达扬理解这在华盛顿有多糟糕。”参见《卡特
要求阿拉伯领袖协助萨达特与贝京谈判成功》，《中东报》 ( 阿文版) 2018 年 6 月 2 日。
1977 年 12 月 13 日万斯国务卿访问叙利亚，叙利亚外长哈达姆对万斯说: “他 ( 指萨达
特———引者注) 将受到审判，正如任何叛徒那样。萨达特或任何其他人都不得单独采取和
平步骤。这是阿拉伯人的 ( 集体) 决议……是萨达特访问了以色列，承认耶路撒冷为其首
都，在杀害阿拉伯人的以色列无名士兵墓献花圈……那些认为萨达特可以代表阿拉伯人说
话的人，是错误的。”哈达姆还说，他的一个 13 岁的儿子看到萨达特在耶路撒冷的照片时，
问爸爸: “为什么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之前在叙利亚的时候没有逮捕他?”参见 FＲUS，
1977 － 1980，Arab-Israeli Dispute，Volume VIII，January 1977 － August 1978，pp. 84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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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估量的巨大错误……我对你们说，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承认他们建

立国家和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益的。”① 事实证明，不到最后一刻，萨达特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绝不松口。

然而，萨达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内外有别，前后不一。1978

年 7 月 8 日，萨达特在奥地利单独会晤以色列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与佩
雷斯达成“佩雷斯 －萨达特模式”: “约旦河西岸的边界应该实现以色列的
安全和巴勒斯坦人的希望，这意味着对边界进行微调。”② 萨达特本来企图

在贝京和佩雷斯之间打楔子，结果在佩雷斯没有承诺让步的情况下答应

“微调”巴以边界， “以色列的安全”和 “巴勒斯坦人的希望”相提并论，

却只字不提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自决权和建国权。1978 年 9 月 3 日，

在戴维营会议开幕前夕，萨达特主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道出了自

己在“约旦河西岸之争”中的底线: “我不在乎 ( 巴勒斯坦问题) ，只是因
为我要解决埃及问题，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我就不能够解决埃及问题，

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 ( 中东) 问题的基础。”③

( 二) 失败的建构

埃以和平并非萨达特或埃及一溃千里，涉及埃及国家利益，萨达特咬

住牙关，坚守底线。比如，以色列想在西奈半岛留下战略据点的妄想破灭
了; 限制埃及在西奈半岛的军力部署的同时，也限制以色列在靠近埃及的

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以色列只能驻扎共 0. 4 万人的 4 个步兵营，不配备坦
克、大炮和除单人地对空导弹外的防空导弹。然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萨达特在《戴维营协议》和 《埃以和平条约》中没有坚持安理会第 242 号

决议规定的“不能容忍以战争攫取领土”的原则，没有坚持巴勒斯坦人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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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埃及〕安瓦尔·萨达特: 《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李占经、施光亨、王贵发译，
商务印书馆，1980，第 350 ～ 351 页。
〔埃及〕穆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 《在戴维营协议中失去的和平: 埃及前外交部部长穆
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回忆录》 ( 阿文版) ，开罗: 金字塔报译文与发行中心，2003，第
267，271页。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发回给国务院的电报，用词几乎完全一样: “西岸和以色列
之间的边界将做调整，以满足巴勒斯坦人的愿望和以色列的安全。”参见 FＲUS，1977 －
1980，Arab-Israeli Dispute，Volume VIII，January 1977 － August 1978，p. 1183.
〔埃及〕穆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 《在戴维营协议中失去的和平: 埃及前外交部部长穆
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回忆录》 ( 阿文版) ，开罗: 金字塔报译文与发行中心，2003，第
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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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主权，实际上赋予以色列在拟议中的巴勒斯坦自治

机构的产生和运行中的否决权，搁置耶路撒冷问题，这在埃及国内和阿拉伯

世界视为无法接受的让步。那么，萨达特在埃以和平谈判中何以在巴勒斯坦

问题上遭遇“滑铁卢”?

萨达特对埃及国家利益的重构存在严重问题。虽然萨达特重视利用埃

及的国有媒体和亲政府文人学者发声，引导埃及舆论，让人民转向 “埃及

第一”，然而埃及始终存在反对的力量和声音，国内的反对又与其他阿拉伯

国家的反对声相互呼应，因此，萨达特对埃及国家利益的重建遭遇强大的

阻力。更严重的是，萨达特自视为埃及人民的父母，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

感和担当意识，喜欢闭门思考，独自决策，迷恋首脑外交、秘密外交和单

独会晤，在政权内部造成信息不通，决策混乱。他多次指责埃及外交部在

埃以和平问题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戴维营会议前一段时间拒绝与卡

米勒外长见面，背着卡米勒把筹备戴维营会议的重要工作私下交给外交部

副部长兼副总统办公室主任乌萨马·巴兹。

这里以萨达特与他的外长卡米勒在埃以和平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来说

明萨达特在重构埃及身份和国家利益上的失败。卡米勒与萨达特在 1952 年

七月革命之前，曾经一起蹲过牢房，是铁窗密友。萨达特比卡米勒大 9 岁，

私下直呼卡米勒为“儿子”。然而，两人之间在埃以和平问题上存在重大政

治分歧，最终导致卡米勒与萨达特分道扬镳，在戴维营协议签署前郁闷地

挂冠而去。其一，卡米勒认为埃及与以色列应该先达成原则宣言，以色列

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承担根据第 242 号决议从被占领土撤退的义

务。卡米勒坚持这个原则，萨达特则没有坚持多久。更糟糕的是，这恰恰

是贝京政府坚决反对的，所以在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后直到戴维营峰会，

埃及和以色列在多轮谈判中聋子对话，原地踏步，这使卡特总统非常焦虑，

十分着急，于是亲自召集和主持戴维营峰会。

其二，卡米勒和萨达特对于西奈半岛和约旦河西岸 ( 与加沙地带) 孰

先孰后，孰轻孰重，没有交集，各持己见。如上所述，萨达特一心一意谋

求收复西奈半岛，他把埃及国家领土完整视为独一无二的国家核心利益和

当务之急。卡米勒则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命运。

1978 年 1 月 2 日，他对萨达特说: “首要的义务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地带撤退，这是以色列扩张计划指向的地方，我不认为从西奈半岛或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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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的撤退是大问题。”1978 年 3 月 18 日，埃及外交部在提交萨达特的
《当前的政治形势》中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埃及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以色列作为大国在中东布下的棋子，即便可能达成 ( 埃以) 和平协议，

将仍然是埃及的直接敌手，因此埃及对巴勒斯坦人立场的支持将加强埃及

的地位。① 应该说，就地缘政治和埃及东翼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个判断是

有依据的。总之，对于西奈半岛与约旦河西岸 ( 和加沙地带) 在埃及国家

利益中的地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既是萨达特建构国家利益失败的典型

事例，又外溢到埃及社会和阿拉伯世界，成为一桩争执不休的悬案。究其

根源，还是埃及在国家身份建构上的分歧。

萨达特对于埃及的身份建构，即从阿拉伯优先转向 “埃及第一”，在埃

及政权内部、埃及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当中，都引起争议。以事后之明，

我们或许可以说萨达特作为英雄人物走在时代前列，开创和平进程，然而

高处不胜寒，和者甚寡。埃及身份建构和国家利益重构，需要长期引导民

众，绝非朝夕之功，但收复西奈半岛之急迫，外交谈判之隐秘，萨达特决

策之独断，导致埃及身份建构与国家利益重构失败。与此同时，其他阿拉

伯国家或是出于身份认知惯性，② 或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量，比如与埃及

争夺阿以问题主导权与话语权，抨击埃以和平进程，乃至对萨达特进行人

身攻击，这或如温特所言之结构 ( 阿拉伯世界) 对施动者 ( 埃及) 的影响。

简言之，萨达特引领的埃及身份建构和国家利益重构 ( 的失败) ，与阿拉伯

世界 ( 结构或文化或共有观念) 相互作用，既是萨达特在埃以和谈中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失败的重要原因，又强化了人们对于埃以和平的政治争执，

以至于 30 年后依然见仁见智，争执不休。

［责任编辑: 张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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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埃及〕穆罕穆德·易卜拉欣·卡米勒: 《在戴维营协议中失去的和平: 埃及前外交部部长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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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指出了角色身份重构的困难: “在像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这种密切程度高的情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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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自己身份的目的不允许它这样做。”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 224 页。



Abstract

tural adjustment，but still failed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lems. After Arab Spring，Middle East countries has entered a long period of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a member of world economic sys-

tem，the economic reform of Middle East countries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but also the natural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Judging from the

economic scale and development level，Middle East economy is in the marginal

zone of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However，in terms of energy reserves，geo-

graphical location，tradition and culture，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Middle East economy is in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In the future，Middle East economy

will still be deeply affected by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especially the fluctuation

of oil prices.

Keywords: Middle East Economy; World Economic System;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Failed Construction? Ｒethinking of the
Egypt-Israel Peace

Bi Jiankang，Chen Lirong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peace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is far

from over even though they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for 40 years. This arti-

cle，drowning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Arab scholars，attempts to restudy the is-

sue of Egypt-Israel peace with the analytical tools of constructivism of ident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research has also applied declassi-

fied and released U. S. archives in recent years as well as the memoirs of Egyptian

negotiato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The paper

tries to answer the significant issue of whether the Egyptian president Anwar Al-Sa-

dat had sacrificed the Palestinian＇s cause and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Sadat ＇s

Waterloo o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in the Egypt-Israel peace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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